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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人格 偉大的事業

──《新亞遺鐸》與錢穆的教育理想

⊙ 何方昱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錢穆一生著書立說，從

事教育，目的在於闡揚中國固有文化，恢復中國青年的民族自信心，溝通中西文化。在錢穆

廣博浩繁的著述中，有一本書的地位格外重要，意義也非同尋常，這就是《新亞遺鐸》1。本

書主要以新亞書院出版的《生活週刊》（後改名為《生活雙週刊》，又改《生活月刊》）為

資料來源，按出版順序先後排列，匯集錢穆主校十七年中對學生之各種講演以及其他相關資

料而成書。《新亞遺鐸》實為記錄新亞書院發展的一部「校史」。此書之所以佔有特殊之地

位，更因其與錢穆一生的抱負理想信念息息相關。

1964年7月11日，在新亞書院第十三屆畢業典禮上，錢穆對全校作了他正式離職的公開講演，

至此，錢穆已經執掌新亞書院十五年。回顧一生歷程，錢穆曾誠懇地說2：

我自十七歲到今五十三歲，始終在教育界。由小學中學而大學，上堂教書，是我的正

業。下堂讀書著書，是我業餘的副業。我一向不喜歡擔當學校行政工作，流亡來香港，

創辦新亞，算是擔當學校行政了，那是在非常環境非常心情下做了。在我算是一項非常

的事。

應該說，錢穆創辦新亞，這裏有政治上的原因。1949年，國共兩黨經過四年內戰，勝負即將

分曉。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將執掌山河。錢穆作為一名將中國傳統文化

奉為圭臬的儒者，對於馬列主義的理論是隔閡而排斥的，因此他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但

同時，他對國家仍抱有深沉的愛，他所熱愛的，是那個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國，而非此一新

國。另一方面，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並無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在盡一名教育家的本分。錢穆

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救國的抱負，他坦言3：

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

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台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

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

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對於錢穆的政治取向，我們可以進行實事求是的批判；對於他因熱愛國家民族而創辦新亞書

院的舉動，則應抱有同情之理解。因為錢穆本著一名教育家的責任，為新亞書院竭心盡力，

鞠躬盡瘁，將自己最負學術創造力的十五年奉獻給新亞，使其成為海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

重鎮之一。從前半生豐富的從教經驗與自身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洞察與領悟中，錢穆形成了自

己獨特的教育思想，而這所新亞書院，就是錢穆畢生教育思想的昇華與教育抱負的施展。



一

閱讀《新亞遺鐸》，我們能目睹新亞書院一步步蹣跚前進的步伐，更能體會錢穆創辦新亞的

不易與艱辛。

金耀基先生在懷念錢穆的一篇文章中曾說：「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創建新亞，也許是

他所花心血最多的。先生擔任新亞創校校長達十五年之久，新亞創校初期，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當時無絲毫經濟憑藉。」4此言甚確。

1949年秋，錢穆的朋友在香港創辦了一所亞洲文商學院，請錢穆任院長。一年之後，錢穆打

算將夜校性質改為日校，但原校主反對。錢穆遂另向香港教育司申請立案創辦新學校。這就

是最早位於香港桂林街的新亞書院。當時新亞的校舍僅是租來的三個單元兩層樓，只有四間

教室。而學生生源多半為大陸流亡青年，其中大多數來自難民營中。學生不僅無力交納學

費，更是無處容身。有些學生甚至就在學校天台上及樓梯上露宿。最初的新亞書院即是在這

樣慘澹困苦中起步的。雖然物質上極艱苦，但新亞的師資力量卻是雄厚的。學校所聘的各教

授，均系以前國內政界、學界知名而負時望者，多數為錢穆的老友，不計報酬，願意來此兼

課。

新亞書院就是在這種萬分艱難的困境中堅持了四年，1952年至1953年間，新亞書院得到大律

師趙冰的協助，獲高等法院批准註冊為非牟利機構，因而可以豁免商業登記。1953年夏，新

亞與美國雅禮協會建立了合作關係，旋又得到美國亞洲協會、福特基金會的資助，經濟狀況

有所改善。1954年，新亞在嘉林邊道租一所新校舍，較桂林街舊校舍大。而1956年夏新亞第

一所新建校舍的落成標誌著新亞正慢慢步入正軌，從無到有，一步步壯大發展。1963年，香

港政府有意在原有的香港大學外，另立一所大學，並先選擇崇基、聯合與新亞三校為大學的

基本學院。196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加入其中。1964年夏，錢穆以使命完成為

由向新亞董事會提出辭呈。1965年，錢穆正式離職，結束了這段香港辦學生涯。

自1954年夏，新亞得到雅禮的補助費每年二萬五千美元，並即此函謝了台北總統府的贈款。

從這以後，新亞的經濟開始好轉，學校規模漸漸擴大。後又得哈佛燕京學社捐贈，得以開辦

新亞研究所，並憑著較高的學術水準而為國際漢學界認可與重視。

福特基金會的捐款，使新亞建成了自己的第一座校舍。這座校舍也包含著新亞的辦學理想。

全校建築中唯有圖書館佔地最大，課堂次之；各辦公室佔地最少，而校長辦公室更小；學校

只有學生宿舍，無教授宿舍。福特基金會派人巡視校舍時，對此亦極為讚賞。這種大與小的

區別，表明新亞是將學生的教育放在首位的。

錢穆終生以教書與著述立命，創辦新亞書院卻令他不得不從經濟上考慮與籌畫。對一名學者

而言，這絕非易事，但錢穆挺而為之，從未退卻。錢穆曾言：「對於籌集經費，我總是盡力

去設法；對於支配用途，我從來不擅作決定，做到絕對經濟公開。」5錢穆的努力為新亞的發

展奠定了經濟基礎，1960年，新亞校董會所籌募發展科學、充實圖書、增設獎助學金的基金

約有港幣十萬餘元6。從一無所有到十萬元的積累，這其中包含了錢穆的無限心血，但他卻從

未為個人作過打算。1965年，錢穆離職新亞後，希望以個人名義謀一項研究經費來著述他的

朱子新學案時，卻頗為猶豫躊躇。錢穆在寫給美國哈佛大學楊聯升教授的一封求助信中吐露

了自己的心聲7：



穆歷年來新亞遇有乞援機會，總是踴躍為之。今值自身個人問題，卻無此勇氣，究不知

此事希望如何？穆之私意，既已抽身乞退，不願再受大學方面之經濟補助。而新亞同人

欲在正經濟外另謀助之道，亦非穆私心所安，故懇切欲得外面之補助也。

從這封信中，我們看見了錢穆品節之高潔，為教育事業只知奉獻，不願索取的精神尤令後人

感念。

錢穆在困境中創辦新亞書院，經濟上雖然拮据，但卻擁有高遠的志向與理想。錢穆常常告誡

新亞學生：「我們學校，由苦難中誕生，由苦難中成長，還將在苦難中向前。我們是有我們

的理想。」8作為一所在殖民地上創辦的學校，錢穆從一開始就希望這個學校是一所中國的學

校，即「在中國人居住的地區，中國人的社會中，辦學校教育中國的年輕人，將來學生離開

學校出去到中國社會上做事。這是我們的一個大理想」9。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理想的支持，新

亞才一步步壯大，現在已經成為聞名世界的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重鎮之一。

錢穆這種精神的傳播已不僅僅限於香港，更是遠播至美國、歐洲等地，由錢穆的門下弟子發

揚光大，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余英時先生。

余英時曾是新亞書院早期的學生，他目睹了錢師當年創辦新亞的艱辛與不易，更是對老師充

滿了敬重。在余英時的記憶中，永遠留下了這樣一幕10：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

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裏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

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

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這應該是錢穆在五十年代創辦新亞的真實一幕。此時的錢穆不僅無錢無勢，生活也陷入困頓

之中。但經濟上的困難不僅沒有使錢穆退卻，反而令他更堅定了自己的辦學理想。

1990年，余英時在得知錢師辭世的消息後，悲痛之餘寫作一篇〈猶記風吹水上鱗〉，回顧了

恩師對自己的影響與塑造，他說11：

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

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沒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

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入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

這種生命的映照，使余英時在學術上不僅繼承了恩師的衣缽，更開創出了新的境界。錢穆的

另一門生嚴耕望曾評價說：「（錢）先生門人長於學術思想史，各有貢獻者甚多，余英時顯

最傑出。」12

曾在新亞研究所教書，又在新亞書院教書的逮耀東教授盛讚錢師創辦新亞的功績，他稱新亞

書院是「由最初唯恐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花果飄零，到後來在香港桃李滿園。在錢穆的學術

和精神感召培育下的一批流亡和本地青年，薪火相傳，對香港人文精神和歷史教育所作的貢

獻是不會磨滅的」。13

二



閱讀《新亞遺鐸》，我們能識察錢穆對中國文化抱有的堅定信念，更能體認錢穆對於教育所

寄託的高遠理想。

錢穆創辦新亞書院，親自為新亞定了取自中庸的「誠明」二字做校訓，並寫下校規，為校歌

作詞。《新亞遺鐸》的卷首部分即高旋新亞學規，新亞校規，新亞校徽，新亞校歌。可以

說，新亞最初還是個蹣跚的嬰兒，是在錢穆的呵護與扶持下漸漸變得強壯起來，更是因為錢

穆將自己的一番教育理想灌注於內，使它變的活潑而有生氣。錢穆已逝，但學生會一代代相

傳下去，因此錢穆的「真精神、真生命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而延續在無數和他有過接觸的

其他人的生命之中」14。

（一）新亞書院之精神

錢穆畢生看重教育與文化，並視其為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而錢穆更是從自己對歷史的

研究中，認為中國有著自己的大學教育的傳統，比如書院制度就在歷史上發揮過極大的作用

與影響。因此，錢穆反對模仿、抄襲外國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錢穆也認為，應該瞭解世

界上各種文化的優劣，吸收其優點與長處為我所用。在發揚中國文化的同時，也應溝通中西

不同的文化。

由此，錢穆為新亞書院定下的宗旨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

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15這是一番極

為高遠的抱負，它所提倡的人文主義教育宗旨，是秉承了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精神的核心，即

教人學做一人，而一脈相承的；其目的是防止專為各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學究式的專為智

識而求智識的狹義的教育風氣與目標。新亞書院具有宏大深遠的抱負，但它的立足點與根基

則完全是中國的。

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就是抱著對中華民族必然復興的信念，錢穆篤信，這種信念必將建立

在青年「對於中國民族已往歷史文化傳統自信心復活之基礎上」16。要發揚這一信念，最重

要的工作在教育。新亞的教育宗旨，一是要繼承並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二是要為學生

培養個人的生活理想。因為是在苦難中誕生，新亞精神更多表現為在苦難中仍知奮進，仍有

理想與希望。

（二）人生理想之培養

新亞書院學規的第一條就規定：「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17這體

現了學校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更注意培養學生完整而健全的人格。而這種完整人格的塑造過

程，也是對學生一種生活理想的陶冶與培養。

新亞要求學生，日常生活應與課業打成一片，內心修養與學業打成一片。在這樣的宗旨下，

學校經常舉辦一些技能才藝大賽，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有特長有才能的學生有一個施展才華的

空間；另一方面，也可激勵鼓舞其他學生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去尋求正當的娛樂，而不僅

僅是坐坐咖啡館或去看看電影而已。錢穆就在一屆才藝大賽的開幕詞中強調了新亞追求的生

活理想：「新亞不僅是研求學問之所，還當學做人。人生不是單調的、呆板的，而應是新鮮

的、活潑的。不但當富有教育意義，亦當富有人生情味。」18



除在生活中培養學生的高雅興趣外，新亞實行導師制，可以讓同學和老師有更多的接觸，從

而促成自身人格的發展與完善。新亞教育學生19：

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目光，不要僅注意一

門門的課程，應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你須透過師長，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

大的學者，你須透過每一學程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業與事業。你須在尋求

偉大的學業與事業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

這也即錢穆積極宣導的學校發展的三個目標：即生活藝術化、課程學術化、行政制度化。

（三）新亞書院的教育內容

錢穆一向主張大學教育應先主「通識」，再主「專長」，新亞書院的教育內容自然秉承了錢

穆的這一理想。在新亞書院的招生簡章中赫然寫明：「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

求專長。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訓練，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課目，為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

礎，然後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智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

法。」20新亞成立之初，僅有文哲學院和商學院，包括文史系、哲教系、經濟系和商學系。

規模雖小，但在課程安排上卻有自己的特點，即注重各系一二年級的共同的基本課程，以培

養健全的思想基礎為目的，哲學、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語文學等課程所佔時間

較多，而專門性質及技術性質之課程，自三年級開始，注重學生自修與導師之間的個別指

導，故上課時間較一、二年級為少21。

新亞書院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更以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與高尚的生活理想為目標。

因此，錢穆認為，藝術是達到此兩項目的的一絕好途徑。新亞在初期因過於窮困而無力提

倡。在新亞成立五年之後，狀況稍有好轉，錢穆便極力宣導創辦藝術系，並為之奔走操心。

錢穆的夫人胡美琦女士撰文曾談到錢穆當初之動機：「他常說他想辦藝術系的理想並不專在

造就專業的藝術家，更求培養全校學生之情趣，希望他們都能領略到一些中國藝術對人生之

情味，則對每人品格陶冶上可有莫大之功用。」221959年，藝術專修科第一屆畢業生畢業，

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新亞又正式創辦了藝術系。錢穆的理想則是希望新亞擁有「文學院、商

學院和藝術學院，並把此三支的課程和興趣，儘量互相滲透，互相潤劑。學文哲藝術的，不

要忽略了將來置身社會時之實際事務幹練。學商學經濟的，也不要忽略了各人應有的文哲藝

術修養」23。

新亞書院一直堅持自己提倡通學的目標，遇條件改善時便努力嘗試。在新亞創辦十年後，錢

穆已不滿於已有的成績，為使學生的智識結構更為合理，得到全面的培養，新亞創辦了一所

理學院。當時有人質疑，認為新亞宗旨在於提倡中國文化，為何不專一辦好文學院，而要分

散精力來辦理學院呢？在錢穆看來，新亞提倡中國文化，但決非抱殘守缺，文化內容理當日

求創新，就如同新亞的文、史、哲、藝術各系一樣中西並重。工商實業與自然科學在當前世

界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新亞也應同樣重視。可錢穆的出發點卻有所不同，他說：「本校

教育理想，不僅是理科、商科方面之各種學術技能可以增進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之內容，抑且

重在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可以對理科、商科各門學問賦予以更新之使命，開創其更新之前

途。」24因此，創辦理學院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中國文化開創新路。

新亞書院在成立之初，就開辦了自由的學術講座，每週一次，全部免費，不僅歡迎新亞的學



生聽講，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都可以來旁聽。新亞邀請各方面的專家，作有系統的學術講

座，範圍涉及到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個部門。這個講座持續了多年，對於新亞學生與整個

香港社會的影響都極深遠。

錢穆在香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卻又是中國人的社會，創辦新亞，就是希望能讓中國青年

懂得並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價值。有了這樣的共識，學校就可以給青年們一個正確而明

朗的人生理想。在這種人生理想的指引下，個人才會有明確的奮鬥方向，並以培養情趣，提

高境界為一生追求。在錢穆看來，這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與最高享受。

三

閱讀《新亞遺鐸》，能收穫錢穆畢生對於中國文化的體悟和個人對學問的見解。

這次三聯版的《新亞遺鐸》較之台北聯經版，更完整的收錄了錢穆在新亞書院及一些文化教

育機構的演講稿，尤其是錢穆在新亞研究所歷次學術演講討論會上的講詞。這些講稿後都收

錄到《錢賓四先生全集》中相關論著中。在《新亞遺鐸》中讀到這些寶貴的記錄，縱然無法

體會錢穆先生博大精深的學問體系和學術追求，卻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效果。

錢穆少年失學，十八歲即為人師，從此步入一條自學苦涯。錢穆在黑暗中摸索總結，幾十年

來堅持不懈，最終探得光明與希望。錢穆在執掌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時候，總結了自己

一生做學問的方法和心得體會，慷慨地傳授于學生。對後輩學子而言，這些方法如同一顆啟

明星，照亮了學生未來的學問之路，可以使後來人跟著先哲的腳步足跡，少走些彎路，多得

些明見。其中〈擇術與辨志〉、〈關於學問方面之智慧與功力〉、〈學問與德性〉等篇尤應

仔細閱讀，因為這些見解確實如同燈塔一般，照亮了那些仍在學問海洋中茫然苦游的心靈。

從其他的一些演講詞中，還能體會到錢穆為中國傳統文化追魂的苦心。錢穆先生的一生，正

處在中國劇變的一個世紀中，不僅內憂外患，形勢迫人，且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

猛烈衝擊的時期。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中，中國社會不得不經歷陣痛、恥辱和

挫折。這是一個古老民族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蛻變過程，步履艱難卻又蹣跚向前。

錢穆出生在這樣的時代，對個人而言是不幸的；錢穆一生以教書為正業，以讀書著書為副

業，不僅留下了豐富深刻的學術思想，更為時代樹立了一位為人師的典範。錢先生畢生懷抱

著對國家民族復興的信念，要為一個在風雨飄零的時代中落魄的故國招來靈魂與精神，這樣

的抱負與理想，對此時代的中國而言又是何等之幸！

錢穆的抱負之落腳點在教育，他的教育實踐之長久深遠，鮮有人能與之匹比；他的教育思想

伴隨著其教育實踐，在繼承傳統教育思想的基礎上，又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錢穆積極宣導重建中國傳統教育思想之精神，即一種以道德為核心的人文主義教育，重新確

立教育中人的主體地位，對於今天仍有深刻的指導意義。錢穆提出的道德實為一種人生行為

的實踐，他主張教師應承擔起傳道的重任，教育應該尊重並發揮人的自由，並積極宣導一種

人生理想的確立，這些對於醫治今天的教育頑疾仍不啻為一劑良藥，值得我們思考與借鑒。

一本七百多頁的《新亞遺鐸》，厚重而深沉，讀起來卻引人入勝。因為多是錢穆在新亞書院

各個場合上的講演詞，語言生動活潑又淺顯明白，較之錢穆其他學術著作而言，可讀性更

強。掩卷之餘，更發人深思。作這樣的一次心靈之旅，心智得以提升，性情得以陶冶，人，



也會變得剛毅堅強又溫文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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